
芳菲四月 ■殷铁山 作者地址：嘉鱼县鱼岳镇

三月在依依不舍中走远，四月的脚步早已纷至
沓来。四月，你好！

牵着时光的手，安静走进四月，阳光与花香渲染
着这一季的浪漫。远远望去，天地之间一片春光灿
烂，空气中散发着春天的清香，弥漫着春季的恋歌，
把这季节点缀得更加妖娆、美丽。

四月，美在苍翠，也美在生长。瞧！小草们小心
翼翼地探出了脑袋，抽出鹅黄嫩绿；田野上麦苗返青，
一望无边，仿佛绿色的波浪；各式各样的野花也睡醒
了，只见它们伸伸腰，抬抬头，争先恐后地纵情绽放，
红的、黄的、蓝的、白的、紫的……真是五彩缤纷，争
奇斗艳。这些花虽然不名贵，但它们用自己的点点
姿色点缀着这青青的草地，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
给大地。

四月，美在花开，也美在花落。桃花李花已经飘
落，梨花却正当时，花落芬芳满地，花开香溢家园。前
后左右是花香，天上人间是花香，花香香到人们的心里，
笑意在脸上弥漫。花开如雪，花香醉人，花落的枝头，已
长出幼小的果实，这种小小的嫩嫩的果实，其迷人之处

一点也不逊色于花朵，这是希望的馨香，是收获的甜蜜。
四月，美在忙碌，也美在歌唱。水田里机声隆隆，

那是春耕的交响乐在鸣奏，给原本寂静的田野增添了
一道动人的春色；春归的燕子坐实了新家，在梁间呢
喃，开始温馨的生活；早起的蜻蜓在叶片上振翅，暖风
轻灵地在春的光和影中交叠；小鸟们轻轻睁开眼睛，一
边充满好奇地审视这个神奇的世界，一边在枝头发出
天籁般的鸣唱；成群结队的蜜蜂，煽动着美丽的翅膀，
穿梭在百花丛中，嗡嗡地忙着采蜜；那五颜六色的彩
蝶，也成双成对地翩翩起舞。

四月，美在清明，也美在谷雨。清明时节霜雪已
经远去无踪，天地之间变得豁然开朗，让人的心情也跟
着明快起来。即使有些许小雨，打湿了人的发髻，却更
增添季节的迷人之处，增加了人与自然互动的气氛。
当雨过天晴，天空会变得从未有过的明净，树木庄稼也
有着说不出的空灵，让人感觉生活在如诗如画的仙境
中。谷雨来临时，暖风拂面，万物都蓄满生长的力量，
都有着无比的激情，充满着盎然生机。

四月，美在祭祖的哀思，也美在人间的温情。回

忆如刀，忆一遍，割一次，痛一次，伤一次，滴血的心迹，
嵌入骨髓。野外那些白色的花朵，它也在表达对逝去
先人的祭奠。“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人
们不会忘记在天堂的祖先，奉上一捧鲜花，点上几支香
火，将祖先的坟墓装扮一新，既是孝心的表达，也是温
情的传递。不忘祖先才会珍惜眼前，珍惜眼前才能创
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四月，春还未走远，人还在画中游。天空是淡蓝
淡蓝的，一澄如洗，旷远深邃。阳光则像金子一样，又
似薄如蝉翼纱巾垂泻下来，透明稀薄，温和而不燥热。
漫步在温润如玉的四月，陶醉在美丽的春日里，与温暖
有约，与阳光相伴，与真情相依。风是情人的手，柔柔
的春风，拂在脸上润在心间，特别舒爽惬意。真是一步
一诗情，一步一画意。妖娆了红尘，芳香了天空。

这就是四月。繁美丰盛的四月，一见倾心的四
月，春意酥怀的四月，如诗如画的四月。她凝于画家的
笔下，流泻于歌唱家的音符里，缠绵于诗人的文字
中。因为你是爱，是暖，是希望，更因为你是人间芳菲
四月天。

■华凤平 作者单位：通山县供电公司暮春时节
昨晚一夜风吹雨打，小园落花无数，残红尽

洗。转眼间，告别了万紫千红的春色，迎来了绿肥红
瘦的暮春时节。

走在落瑛缤纷的林间小路，映目都是花儿凋谢
的凄美，那些大红的杜鹃花、粉红色的桃花、洁白的
梨花在空中纷纷坠落，好像在下着一场五彩缤纷的
花雨。令人不由得想起《红楼梦》中林黛玉葬花的情
景及那首凄美的《葬花词》：“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
香断有谁怜……”想象着美人在桃花林中徘徊的倩
影，而如今唯见落花纷纷而美人绝踪，使人感觉到无
尽的伤感和惆怅。是啊，花儿凋谢了，曾经万紫千红
的春色不再，而人亦如这娇艳的花儿，不管曾经多么
的风华绝代，总有一天会老去，最终化为尘土归于尘
埃，怎能不感到伤心与叹息呢？

而清朝的翁格写的《暮春》诗，却积极向上，旷达
乐观，给人以愉悦的精神力量：“莫怨春归早，花余几
点红。留将根蒂在，岁岁有东风。”诗句是在告诉我
们，花谢了不要紧，只要有根存在，来年的东风吹起
的时候，又会为我们带来一个繁花似锦的美丽春
天。此诗让人感到岁月变迁中所蕴涵的力量和生
机，使人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希冀在时光里蓬勃地生
长，即使面对暮春的残红，心中也有着欣慰和美好的
期待。

这个时节，曾一度红遍的万山，渐渐地全被绿色
覆盖，映目的除了绿还是绿，整个世界变成了绿色的
海洋。绿荫掩映的街道，樟树的幽香混和着绿草的
清香在空气里流动，悠悠的，如兰似麝，令人感觉到
很舒服很惬意。燕子在蓝天下轻快地飞翔，布谷鸟

在青山中不停地重复着古老的歌谣：“布谷，布谷”，
似乎在提醒人们，播种的季节又到了，千万不要错过
好时光。

看吧，这个季节正在用绿色酝酿着成熟。果树
用绿色来迎接它的果子，禾苗用绿色来迎接它的种
子，新生的竹木用绿色来迎接它的茁壮。绿色充满
了生机，充满了活力，它是暮春与初夏之交风景的特
色，是酝酿成熟的酵母。对于我们这些三十多岁的
人来说，何尝不正处在人生的暮春时节，我们正从繁
花似锦的春景迈向绿肥红瘦的暮春时节，正在为酝
酿人生丰硕的果实而努力奋斗。

暮春时节，面对春将归去，花儿凋谢，不要惆怅，
也不要抱怨，因为这个时节正在用绿色来为我们创
造更加丰富多彩的明天。

青春祭 ■张金容 作者单位：赤壁市英才双语实验学校

在生命的沉淀里，五月给我情感的印记因为一
个悲情人物的故事而显得分外厚重，那闪烁在特定岁
月中别样的青春色彩令我永生难忘……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寒冬还未解冻，家乡
的围湖造田战斗又打响了。为抢在春汛来临前让百
合湖堤工程合龙，青年突击队给拉上去了。 这支作
风顽强的基层民兵队伍由纯清一色的未婚男女组成，
其特别的装束被当时的劳动青年视为一种特殊的荣
耀。队长是社里下派的一位具有极强号召力的团干
部，因为姓游，大家都戏称游干为“加油干”。我婶婶
刚从社办高中毕业的女儿阿花也带着一颗红心投入
了“加油干”领头的队伍。

围湖工地很热闹，红旗随风扬，号子震天响。尽
管那时我还是一位纯粹的少年，但萌动的青春意识却
常常驱动着我的好奇与好动，每天散学后去工地追
逐热闹成了我最大的快乐，那天动员大干的誓师大
会就让我赶上了。飘飞着雪花的露天会场洋溢着热
烈的气氛，“加油干”一直用他特有的充满激情的声音
号召大家加油干，他的魅力实实在在征服了每一位年
轻人的心，五百多位青春男女的眼睛里荡漾着兴奋的
神采。

就这样，我称花姐的阿花在游干光荣的队伍里开

始了火热的战斗。飘飘红旗下，我看到花姐的英姿多
神气啊，一对秀发辫子挽在头上，一条楠竹扁担压在
肩上，一根红绸带系在腰间，一双军用鞋穿在脚上，步
步迈得是那么稳健扎实，不让须眉的豪气从不掩饰地
挂在笑脸上。尽管群英榜上的积极分子名单期期都
在更换，但期期总是换不掉我那能干的花姐。一时
间, 劳动竞赛让花姐出尽风头，群英榜上的照片也常
常不约而飞, 惹得姐妹们取笑她有出嫁好男人的资
本了。

一转眼便到了百合花开的五月。于是，花姐常
常邀我闲时去百合湖畔给她采摘那洁白素净的野百
合，因此，我少年的记忆里也渐渐莫名其妙地有了她
纯若百合的模样。令人庆幸的是，就在这暖风吹过的
五月，危及工程的水患还未来临，百合湖堤工程合龙
已是胜利在望了。可是，另一种汛情却在暗中涌动，
一条不公开的秘密在突击队里私下风传开来：夜间，
湖畔的花丛深处出现了幽会的人影。有眉有眼的情
节不知是真是假，只因劳动的喜讯遮掩了违纪传闻，
突击队里的多情男女才一直平安无事。

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花姐把我叫去，将一双手
工制作的灯心绒布鞋放到我手里，用信赖的眼神望着
我说，游干的鞋底磨破了。我顿时明白了她的意思。

当我刚要离开花姐时，她若有所思地叫我等一等，然
后转身朝飘逸着百合花香的湖对岸飞快地跑去了
……可是，我在月光下久等却不见她归来，又急着要回
家，就把那双凝聚了花姐心血的布鞋先送到了游干的营
棚里。当时，游干只是轻柔地摸着我的头送我出来，沉
默的眼神注视着满地的月华，低声催我快点回家。

万万没有料及的是，第二天天刚亮，百合湖工地
上传来了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噩耗——花姐采花为
择近路回来，不小心掉进了泥沼……当乡亲们扶着我
的婶婶一同赶到出事地点时，花姐的遗体已经被打捞
起来了，游干和突击队的队员们从营地打来了一盆盆
清泉水，正在细心地擦洗着花姐身上的污泥……我看
到一把来不及扎束的百合花还零乱地散落在泥沼边
上，那突然涌动起来的伤心真如刀子一样绞割着。可
怜我的婶婶更是哭得天昏地暗，心，无疑是碎了！

后来，遵从婶婶意愿，突击队里的伙伴挂着泪花
把她安葬在湖畔的高坡上，让那堆包裹她的石土永远
面向摇曳着野百合的地方……

多少春秋过去了，当年逾不惑的我又一次从那
条长堤走过时，似乎才蓦然真实地意识到生命的车轮
已碾过了青春的长桥。在这一路风尘中，我一直记着
一个人，忘不掉她月下甩着长辫子的背影……

■程应来 作者地址：阳新县太子镇茂立学校给孙起名

■陈文辉 作者单位：咸宁监狱

远方的父亲

父亲离开我已经很多年，年代的久远
甚至让父亲的音容在我脑海中也渐渐模
糊。最近在寂静独处之时，我时常想起父
亲，父亲也多次在不经意间闯入我的梦乡。

父亲是在我16岁那年去世的。在与父
亲相处的16年中，我感觉父亲总是在忙碌，
他总是在离我很远很近的远方。

我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在江汉平
原的一个国营小农场里。在我一岁时，父母
将我送到相距千里的外公外婆家抚养。

当我再回到家时，我已经没有“父亲母
亲”的概念。见到他们时，我心中怯怯的，非
常生疏，就连一声“爸爸妈妈”的称呼也总是
难以出口。父亲总是很宽容，说等以后会
好的，可是以后、以后……直到父亲走了，

“爸爸妈妈”的称呼依然难以脱口而出。
父亲，在唇边的远方。
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里，他总是忙不

完的工作，做不完的家务，我和姊妹们从未
在父亲膝下承欢撒娇。那时候，父亲要做
的，就是要让他的子女们不挨饿，有衣穿。

父亲，就在我身边的远方。
在我渐渐记事时，因为工作的安排，更

因为生活的需要，父亲辞别家人，到了更遥
远的南方——去海南岛进行水稻良种培
育，这一去就是两年多。

父亲，到了真正的远方。
父亲从海南回来后，由于患病进行了

脾脏切除手术。术后不久，父亲拖着病体，
在荆州城里谋得一职位，这样可以为家中
增加一些收入。而我也一直在家中附近的
学校念书，各在一方，父子终难日日相见。

父亲，还是在远方。
等到后来父亲病体难支，回家休养，我

却又去了南方几百里外的一个小县城求
学。这一别，直到父亲离世远去，我们就再
也未曾相聚。

父亲，去了永远的远方。
虽然父亲离我们总是很“远”，但父亲

给我们的爱从来未少过。在农闲时，他时
常带着我们去湖里挖野莲藕，采摘莲蓬，去
湖边的野沟里摸鱼摸虾，扶着姐姐学骑自
行车，给我们的童年平添了很多的乐趣。
父亲从海南回家探亲时，总会给我们每个
人带回礼物。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带
给我的是一款黄书包，上书有“为人民服务”
几个红字，让我在小朋友中炫耀了好一阵
子。我到南方求学读书时，父亲也时常写
信来关心我的学习成绩和身体状况

父亲对我影响至深的是他的孝心。外
公去世后，父亲把外婆接来赡养，日常生活
中对外婆十分尊重和孝敬。父亲将生为人
子的尽孝之情深深地根植在我的心中。

随着年岁的增长，随着我自己的孩子
也即将成人，我才渐渐地理解和体会了，为
什么我的父亲总在远方，总在身边的远方，
总是在那遥远的远方……

我的儿子出生的时候，我正在劳改农
场工作，所在的中队距离场部有近三十里
路。当儿子三岁时，要上幼稚园了，我也同
我的父母亲一样，把他送到居住在场部的
外公外婆家里，方便他入园。只有到了周
末的时候，一家人方可团聚。接儿子回家
时，我常常自嘲，这情形，与我幼时何其相
似，我又何尝不是儿子心中那远方的父亲？

因为我工作的劳改农场，无法满足儿子
读书的要求，他只能独自到外地去求学。初
中、高中、大学，他一步一步地离我远去，去
探索他的世界，追求他的生活。我们相聚相
离，却总是儿子在我心中，我在他的远方。

我和父亲的远方，是因了那个时代，物
资的匮乏，迫使着父亲不停地劳作，不停地
寻求生计，以养活他的子女。那时的远方，
隔山隔水，没有电话，没有手机，只有一方信
纸通音讯。远方真是遥远。

我和儿子的远方，是因为我要坚守我的
工作和岗位，儿子要追求他的理想和未来。
这时的远方，得益于时代进步，手机、QQ、微
信等，都可以及时传递信息，远方不再遥远。

父亲和我，我和儿子，两代父子，时代
不同，情形相似，都是儿子在父亲的心中，父
亲在儿子的远方。

我和儿子虽然相隔远方，但我却是在
时时关注着他的成长，关注着他的每一点
进步。我想，我的父亲，也一定在遥远的天
国，祝福他的子子孙孙岁岁平安。

含饴弄孙，乃天伦一乐。儿媳快要生了，想到自己
马上要荣升爷爷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这当爷爷
的该给这个未谋面的小家伙起个好名字吧。

儿子大号正中，是他外公取的。他外公是个读书
人，大概是希望他的外孙长大后，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
会里做人要正要中。果不其然，儿子虽没有大出息，但
凭手艺吃饭，不贪不占，名声颇佳。看来，儿子的外公没
有给他起错名字。现在，儿子也当父亲了，他寄予后代
的又是一种怎样殷切的希望呢？

儿媳小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生个女儿就叫欢欢，
生个儿子就叫乐乐。”儿子点头称是，我觉得还有商榷余地。

说起中国人取名字，有时十分随便，有时又很讲
究。我老村子里的小孩，叫“矮子”“傻子”“狗剩”的都
有。也有特别讲究的，给孩子起个名，就像做学问一样
缜密。有位饱读诗书的老先生，大儿子叫得荣，二儿子
叫得华，三儿子叫得富。我曾和他夫人开玩笑，要是有
四儿子，一定叫得贵了。想来老先生一生郁郁不得志，

希望自己的儿子荣华富贵，也在情理之中。
闲暇的时候，我也喜欢有意无意琢磨别人的名字，

也从中领悟到不少道理。
老伴见我犯难，给我讲了一个和名字有关的笑话：

说是从前有一个员外，夫人要临盆了，他在书房静候佳
音。忽听家人来报，说生了一位公子，员外喜不自胜，连
称“妙哉，妙哉！”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又过了两年，夫
人又要生了，家人说生了个千金。员外的情绪一落千
丈，勉强说：“也好。”家人记在心里。一日，员外出门，路
遇一行人，员外问：“来者何人？”那家人回答说：“老爷，
是两个妙哉抬一个也好！”原来是两个轿夫抬一个官太
太。这员外如此重男轻女，活该自取其辱。

听了这笑话，我灵机一动，我给小家伙取名，何不来个
反其道而行之？生个孙女就叫妙哉，生个孙子就叫也好。

当我说出自己的想法，一家人都笑了。这名字可谓
超凡脱俗举世无双吧？

就这么定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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